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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缉凶：震惊沪上的杀人抛尸案

尽管黎吻雪心中积郁着太多的委屈、太多的

哀怨、太多的不平以及太突然的冲动，但是这一切

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场惨案的理由。

这是一个凄绝罪恶而又真实的故事，在生活的地下长

河里缓缓流淌。十度春夏秋冬之后，在一个必然中的偶然、

偶然中又必然 月的时刻 年 日深夜十二点，故

事遽然定格！几乎所有上海观众的目光，都被电视台节目

里播出的镜头“：一只包”所惊骇！

这是一只崭新的有着格子图案的特大号滑轮包。警方

人员将拉链打开时，里面赫然蜷缩着一具女孩的尸体，失去

光泽的头发蓬乱着。

接着荧屏上出现的是一名叫黎吻雪的戴着手铐的女

子，那件格外合身的米白色的西装，抢先透露了案情中某些

迷乱的要点。

对着警方审讯的话筒，她文秀端庄的脸上热泪澎湃，她

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泣叫着：他为什么不来呢⋯⋯为什么不

来对我说清楚呢⋯⋯

电视机前的观众马上明白，那个包里没有了生命的嫩

壳，与手铐中的这双手有关。这双手与她的肩一样在颤着。

她颤着声音说，相信他的为人与地位，是个有责任感的

男人。这十年来我的付出，我为他及他家的付出⋯⋯他

她说不下去了，但还在说，悔恨难当的脸上涕泗横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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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台的镜头当然也纪实到了那个他。他叫赖

岁。包里的孩子是他的，他无法回避。波，今年 但

是他一定也非常生动的五官，却被电视艺术“马赛克图

案”处理遮掩掉了。他是受害人的父亲。他也许还有

点难堪的故事，采访他的镜头，没有将之“示众”般地暴

露。

这档节目是在距案发有半 年的 月初年之久的

播放的。尽管镜头采访中的黎吻雪心中积郁着太多的委

屈、太多的哀怨、太多的不平以及太突然的冲动，但是这一

切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场惨案的理由。

在公正无情的法律追究罪犯责任的同时，请读者随我

的跟踪采访的手记，读一读此案另外一些层面中发生的故

事。也许我们会很久很久不能平静⋯⋯

二、一段隐秘的婚外情

死囚监房。大难临头之际的求生本能，是这

样生动地跳荡在她黑森森的瞳仁之中。在此夜以

前⋯⋯记者，我绝不说谎，我与他情感的纯洁

如同兄妹。

月年 日，晴，监所死囚羁押地。

办完复杂的采访手续，在警官的带领之下，跨过重重铁

门，在一幢坚固建筑物的里面再里面，我看见了粗圆铁栅后

面的死囚黎吻雪。

见有人进来，她迅即动了动身子再慢慢站起身来，手上

的铐子白光一闪，她旋即拽了拽滑下肩头的蓝色的大囚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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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警官对她例行的讲话结束之后，我对她说，你别紧

张。事到如今，你心里一定有许多想说的话，我是来听你说

的，你愿意吗？我们随便聊聊。

“随便”这两个字，用在这时这刻也许是极不恰当的。

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她又是什么人？可是我觉得唯

用 随便，方能让她找回一刻自己。这

只见她静了静气，说你是否就是那个写《黑色蜜月》的

记者陆萍？

我愕然，继而点头。

黎吻雪说，我从你写的这个案子中，对自己的上诉充满

了信心。

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我顿时从她的话意中感受到激

荡在她胸中的那种强烈的求生欲望。

《黑色蜜月》，是我历时十年跟踪采访一对杀人犯夫妻，

写下的长篇纪实。但是，我没有料到，我的万千读者之一，

竟是犯下死罪的女囚。

我知道这 年个犯下死罪的女囚，在五天前的

月 日，一审死刑的判决书已经下达，而且她自己也已知

道了。

记者，我已经上诉了，我还是有希望的，我的案子与你

写的《黑色蜜月》有点类似⋯⋯黎吻雪用极肯定的语气对我

说。大难临头之际的求生本能，是这样生动地跳荡在她黑

森森的瞳仁之中。

我说黎吻雪，你就耐心等。当然会有希望的。上次我

采访张亚莉，判这个刑前前后后都三年了，最后还是改判成

死缓，现在又改判成 年有期徒刑。

黎吻雪的眼睛深处立刻爆出一闪希望的光焰。小小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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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囚监房里，立时多了一份人间的气息。

她说是的是的，记者，出事以来，白天黑夜，我已经将自

己的一生不知回忆了多少遍了。想想我黎吻雪怎么就会沦

落到这般地步，关在这种地方⋯⋯

她细长的手指捧着一只有绿色格子的塑料杯。里面的

白开水，虚虚幻幻地在空中冒着水汽。

她说关到现在快八个月了。牢里常听人奇怪地说，你

卖相介好（指模样俏）怎么会走这条路？我还有啥好讲呢？

唉，我黎吻雪以前做人⋯⋯

我发现黎吻雪，并不像我以前采访过的重刑对象那样

神思恍惚迷乱。我说你就从头细细说起吧，反正今天时间

充裕得很。

她说我们两家人在结婚前，都是十分要好的小姐妹，小

兄弟。我丈夫郑岛嵋和赖波整天形影不离；我与赖波的妻

子马月更是同一天报到上班的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我们四

人都在一家厂子里工作。

后来连我们结婚的日子，也都选在 月年的

日。我们两家一起筹备，一起忙忙碌碌上街选购用品，又在

同一天里共同举行了婚礼。

赖波当时是团支部书记，在青年中威信很高。他谈吐

风趣，举止潇洒。

他也曾经暗暗流露过对我的好感⋯⋯

可是我当时只把他当成思想很好的团支部书记在关心

青年的思想，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。何况我那时还自恃清

高。

后来，没想到马月在追求赖波。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，

心中未免有点悔意。可转而一想，觉得小马平时大大咧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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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人接物甚是随意，赖波不一定会看得上她的。

几个月后，我没料到马月和赖波非但正式好上了，而且

赖波还改变了马月的脾气和性格⋯⋯我确实感到有点意

外。

但是，我想想我们俩都是贴心贴肺、不分你我的姐妹。

小马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，我的情绪很快平静下来，并且从

心里祝贺他们。

说到我自己，那时就开始有点惨了。

进厂不久上三班时，身上发出一颗颗小东西。医生说

是牛皮癣，不大会好的；再加上我白血球降低常常请病假，

领导很可能要延长我的学徒期。

我当时情绪低落，心情十分沮丧，同厂的郑岛嵋悄悄看

在眼里。他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，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在上

班前和下班后，他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去挂号又陪着我去看

病。风风雨雨一次也不拉。

后来我想，他如不嫌弃我的病，和我好的话，我也就算

了；我也不要嫌他整天脏兮兮的不爱清洁，说话又冲头冲脑

的样子。

就这样，我们各自成家后，两家人亲亲密密来来往往如

一家。

黎吻雪在回忆着这些事时，脸上红润了许多。

只是她慢条斯理诉说时的那份平静，确实令我暗暗有

点吃惊。最初，我在电视镜头里看到她的那种激动的神情，

此刻，早已荡然无存了。

她说：事情或许就出在我的能干上。我会做衣服、料理

家务、照顾孩子，再忙乱再复杂的家务事，到了我手上都会

立刻变得井井有条。亲朋好友都知道。而马月这方面就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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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点。

可是，做一个女强人，从来就不是我的梦想。

我只是非常由衷地想做男人后面的那一个女人，而不

是男人前面的那一个女人。

想着给丈夫做衣裤时，总少不了赖波的份，反正我也会

做，也不在乎的。两个小人的衣服就更别提了，缝纫机拉出

来做做也方便的。

做饭裁衣操持家务，我一直认为这是做女人的义务，也

是做女人的一种幸福。所以赖波他们家里所有的事，是少

不了我操心的。几乎也没有一件是我不晓得的。甚至连赖

波的母亲过世了，他们也全由着我拿主意。从为他娘揩身、

换寿衣，直到张罗几桌豆腐饭，全是我一手操办。

陆记者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⋯⋯现在回想起来，

真 月 日，也就年是巧得让我心惊肉跳。那一天是

月 日，前是距离我现在出事情的日子 年 后整

整相差十年，一天也不多，一天也不少。

那晚丧宴结束后，亲戚朋友都一个个走了。我留在赖

波家的厨房里正在收拾着碗筷和剩菜。这时，我感觉到赖

波在身后走来。这本是件太平常的事，我根本没有在意。

可他那晚，走到我的面前时，神情有点异常。我抬头一

发现他看 呼吸粗重，他盯着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

烈火⋯⋯顿时，我的心狂跳起来⋯⋯

记者，我说一句心里话，尽管我极渴望能有一副男人坚

实的肩膀，让我靠着憩息；极渴望在我前头能有一个成功的

男人，让我作灵魂的靠山，但是做大车床活的丈夫，并没有

圆我这个女人的梦⋯⋯

我是一个传统思想极浓的女人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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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地守着他，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。在碌碌无望中过

一天是一天。

我从来也不曾想过要离婚，更不曾想过要偷偷跨出婚

姻的大门去寻觅欢爱。就连失之交臂的男人赖波，我也仅

仅停留在具体事务的义务奉献上。

在此夜以前⋯⋯记者，我绝不说谎，我与他情感的纯洁

如同兄妹。我为他家的事，做得心甘情愿、做得无悔无

怨。当然，他也曾帮助过我家，我也至今不忘他对我家人的

好⋯⋯

听得出黎吻雪的话是出自肺腑。

在生活中做一个强男人后面的好女人，对于男性和女

性，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。合理又合情，新一轮妇女解放

的思潮，好像也有这个意思。

但是，命运之神却不是这样为黎吻雪安排的⋯⋯

黎吻雪讲，那夜赖波走来突然就抱住了我，他发狂地吻

我，还对我说了好多好多动人的话⋯⋯他是那样热烈又那

样激动，那样疯狂又那样温和⋯⋯我始料不及我猝不及防，

这是连我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，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发生了

⋯⋯他还说我很早很早就爱上了你，只是你清高得让人无

法接近，我只得爱上你身边的另一个人⋯⋯再者，我觉得自

己家庭条件差，经济能力欠缺怕高攀不上你，怕你受苦⋯⋯

所以也就没有敢向你求爱⋯⋯难道你一直不知道我的心

吗？我爱你，爱得多苦多难多累呀⋯⋯

记者，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，我的命运将从此发生变

故、发生逆转！

黎吻雪双眼闪烁着异样的光彩，仿佛十年前的那一瞬

颤栗，至今还能让她刻骨铭心地感受得到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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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黎吻雪，那是恶魔缠身的一晚。

她转过脸，似乎不能接受我的这种评说。

她说那一夜我恍然若梦，真有点受宠若惊；但是又将信

将疑，我不知道灵魂中的渴求，竟然就是这样快地来到眼前

了。大约见我有点犹豫，赖波就对我说，你不必有顾虑，我

早就同马月讲定了，她是同意我们这样的⋯⋯

我说黎吻雪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呢？该不是姓赖的怕

你不肯就范，哄你上钩吧？

她说我也这样想，虽然马月与我极好，对我非常信任与

感激，但这不等于可以将老公“奉送”出去呀！

我问马月可曾亲口对你这么说过？

她说没有的事。只是眼开眼闭，很宽容我们似的。

我说这仅仅是你的感觉而已，你对你自己的思想细细

剖析过没有？

她说来到这里后，想得很多。如果赖波不首先跨出这

一步，我一辈子也许只仅仅在门外伺候伺候丈夫而已。即

使家庭生活再不如意，粗糙的丈夫再一般，我也只会嫁鸡随

鸡、嫁狗随狗地打发自己的日子。

再说丈夫还算过得去。有时走在路上，厂里小姐妹会

指着前面说，看，你家的郑岛嵋有多英俊呀！这使我做女人

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⋯⋯我确确实实渴望过有一个如赖波

般的男人做我的丈夫；但这个念头十分清晰的时候，我已经

有了丈夫了。

于是 人到中年万事休。我安安静静过我自己的日

子。

我说黎吻雪，我相信你起初是没有这份念头的，或者讲

这份念头沉睡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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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说记者是呀，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一天，近在眼前又远

在天边的赖波就这样一下子捅破我观念里很硬的外壳，强

劲有力地钻进我的梦，他拥抱着我、爱抚着我、亲吻着我，我

仿佛顿时就溶化在他的身体里了⋯⋯

他身上那力量汹涌澎湃，势不可挡！我不知道人世间

原来还有这种通达灵魂的快意！

我从此就是另外的一个人了⋯⋯在起初的那几十秒

里，我还在马月到底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上犹豫，可只一分钟

后，我便从里到外全部崩溃了。

我想这么多年来，一个这么好的男人，竟在偷偷爱恋着

我，爱我爱得那么苦那么真，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⋯⋯

自此，我彻彻底底地放弃了我自己，投进了他的怀抱

里。

真的，记者，我说句实话，和郑岛嵋结婚这么多年来，这

种难言的愉悦和快意，我竟从来就不曾有过。我浑身上下

被一种可唤作生命的激情所淹，这是我今生今世的第一遭

黎吻雪的脸颊泛起些微红润，两眼闪闪发光。让人感

受得到她当年得到的这份爱，是这样真实和神奇，这样无法

忘怀地镌刻在她的心壁上了。

我说黎吻雪，也只因为你内心具备这种渴求，让赖波一

唤就醒了。如果他呼，而你却不应，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发

生。

她说是的，我当然是有责任的。他是“外因”我是“内

因”⋯⋯

当黎吻雪从幸福的狂潮中清醒过来，她对赖波感恩般

的感动，已升华为一种欲为之献身的冲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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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她以“马月同意”作为一种借口，放纵

了自己有悖道德的欲望。正如她在狱中的日记上写的那

样：

“⋯⋯可以讲，在感情上我是个失意者。尽管有家

庭，但我仍然感到孤独与冷寂。因而意外地获得的这

份感情，我倍加珍惜，从此也开始了我们长达十年的交

往⋯⋯”

三、三个人的战争

暗河悄悄开始流淌了。一天，正当我俩心满

意足地走下楼来时，我那傻乎乎的丈夫正瞪着血

红的眼睛，骑在我那辆自行车的后座上⋯⋯然而，

命运为踏入这个“黑三角”中的女人，安排了一个

令世人意想不到的细节⋯⋯

就这样，在这个家的屋顶和那个家的屋顶之间，在油、

盐、酱、醋，及生活琐碎的借口遮掩之下，一条暗河悄悄开始

流淌了⋯⋯

我问她，和赖波有了这种事之后，你的心还能平静吗？

她说，不。她摇着头，杯里的白开水被晃了一点出来，

溅到了她那双暗红色的高帮棉皮鞋上。

写至这里，我想起她案页里的一句话：

“⋯⋯我自问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东方女子，像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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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东方女性一样，一旦爱上一个男人，就会用心极

深，专注地爱他一辈子。”

我说黎吻雪，那么你又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呢？

她稍作沉思，复又望着我说，现在我落到这种地步，也

直在回忆自一 己的这一生。在郑岛嵋陪我去看病的日子

，其实我并不真正懂里 得爱情。

我感激他。我要知恩图报。我就嫁给他了。

凭良心说，郑岛嵋确实是一个善良热情的好人。但我

他之和 间没有电影小说中说的那种激情，或者说他有我没

。有时，我甚有 至天真地觉得，他最好是我的哥哥。

但是，我与赖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自从他冷不丁地

一给我 吻之后，我发觉 ⋯⋯我立时三刻就是他的人了

记者，我其实弄不懂自己，当时每次与赖波⋯⋯之后，

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丈夫了，为了平衡自己，我就会拼命想

郑岛嵋的坏处与不足。

恨不能将他的缺点，堆成一团足以分手的理由。

但是善良的丈夫傻乎乎地什么都不知道。有时我们一

不小心泄漏了一丝半点秘密，郑岛嵋仍然以为是我们两家

亲近的缘故。

直至有一天，丈夫家有事让我去办，我告诉他我今天有

要紧的事去市东的银行。其实这一天赖波与我有约，我怎

肯错过这一刻千金的机会呢？我找了一个借口就抽身了

谁料临近下班时，正当我俩心满意足地走下楼来时，我

那傻乎乎的郑岛嵋正瞪着血红的眼睛，骑在我那辆自行车

的后座上，等着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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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有人盯梢？

不是，郑岛嵋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现我的自行车

的。因我往日里的生活绝对守时守约，这次被他撞见，忽然

就真相大白，他又吵又闹还在家里打了我⋯⋯

这下你可收不了场了吧，他闹到赖波那里了吗？

是呀，闹我倒不要紧，离了就算了，我还巴不得离了呢。

闹到他那儿可就麻烦了。

为啥？

他那时正红得发紫，级级上升。从基层到公司、再由公

司到局，当上了局的劳动工资处处长⋯⋯

如果事情在那个当口闹个天翻地覆、人仰马翻，或许就

不会有今天的这一幕了。

为黎吻雪安排了但是命运 一个大细节，真是令世

人想象不到。

黎吻雪用细长苍白的手指，将有着一枚扣子的囚棉大

袄，朝前拉了拉。

她说这事让我和他在舆论上很难堪。正当四周闲话沸

沸扬扬之际，突然马月出面了。

她当着办公室里众人的面，指着脸红脖子粗的郑岛嵋

说，你瞎闹个啥呢！黎吻雪是我叫她到我家楼上来的呀，那

天我正在楼上呢，让你老婆帮我家小灵灵做滑雪大衣，你怎

么吃醋吃到自己人的头上了！

我问小灵灵是啥人？

她抬起脸，眸子里掠过一阵惊恐。

我说，噢，我知道了，她是赖波的女儿。

她说，是的。比我女儿小两岁。

我说给马月这么一来，事情就平息下来了是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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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说是呀，郑岛嵋愣了半天之后，就转怒为喜了。那日

回家他特地买了好菜，又亲自下灶间去烧。涎着脸朝我赔

不是，百般讨好我。

你怎么说？

我在丈夫面前确实是个坏女人⋯⋯我板着脸说，你坏

我的名誉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没那么便宜的事！你要付出代价

的。

我得寸进尺，给他看脸色⋯⋯其实，这不过是表面文

章，我的本意是想顺水推舟，把事情“搞搞好”算了。我一不

做二不休，也不想再欺骗丈夫了。我不想让自己在良心上

再背着重负，我想离了婚轻装上阵。

郑岛嵋一听我要离婚，就再三再四解释赔礼甚至求我，

我都不为之心动。我要嫁给赖波，和他一起过日子。我是

铁了心了。

我说黎吻雪你的心够狠的“，面子夹里”都要，明里暗里

你都得好处，是这样吗？

她说是的，这件事我对不起郑岛嵋。

今天，我的内心忏悔第一次对外人说。我黎吻雪今天

在这里向郑岛嵋赔罪了，我要到下辈子才能报答他了。

后来我和丈夫分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看看拗不过我

就答应与我离婚了。

我的心确实蛮狠的，因为我拗不过灵魂深处的“那个

我”“；那个我”只想以此事向赖波表白我的忠诚、表白我对

他爱我的回报。

一个女人到了这个份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我说马月怎么会这样来给你解围的呢？是不是赖波给

她做了工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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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吻雪说我想也许是的。这事尽管我意想不到，但是

却彻彻底底帮我和赖波周全了面子。又为我的婚姻解体创

造了条件。当时我对马月真是感激涕零，也认为赖波有能

耐、有责任感。

我为我拥有这份爱情而骄傲。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也就

顾不得了。

我问其他的事情是指啥？

别人都搞不懂我与赖波一家人的关系呀，连我的姐姐

也都觉得不对劲。

我说你们都瞎费心思。马月是我的要好姐妹，看我和

郑岛嵋疙疙瘩瘩，离婚前后一个人拖个孩子孤苦伶仃的，就

叫我住过去了，这有啥不正常呢！我帮他们一家洗，帮他们

一家烧，帮他们一家做，本是情理之中的事，我单位里还有

几个要好的小姐妹都理解我⋯⋯

我说黎吻雪，那是你自己张扬的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说是的。我说你是否认为这份爱情有

点伟大，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地想与人分享？

我与黎吻雪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，监房的长廊里响起

坚实的脚步声。

年轻的女警官一步步巡视着向这里走来。

监窗外太阳清淡的折光，将黑漆涂抹的铁门栅栏映得

锃亮。

显然，将往事投入滚滚红尘之中的黎吻雪，这一刻又回

到她的现实处境之中来了。

她全神贯注地看着来人，屏息不语，以囚中人特有的敏

感，在女警官身上捕捉着感觉着一些于她来说是重要的信

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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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警官走后，她缓过神来。我说你再说下去吧。

她说后来我就成了他们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了。并且在

他家中，当起了家庭主妇。

黎吻雪对自己的这段生活，在她的上诉状中是如此写

的：

“⋯⋯在外界的知情者中，这个家庭的各方面也全

靠我帮着支撑着。那时我从未自感是第三者插足。我

和马月是多年的朋友，进而又产生与赖波的感情，一切

都觉得是那样自然。当然在这期间我内心也从没要求

过赖波和马月的离婚。总觉得我与赖波的这份感情，

少不了马月的帮忙。在外界，她也总是做了我和赖波

的挡风墙。这一切我已满足，我对马月的大度，充满了

感激⋯⋯”

我想，这是感情婚姻生活中，一个极其畸形的“黑三

角”。谁让这个危险的“黑三角”在现实生活中荒谬地旋转

起来的呢？答案自在读者们的心中。

她说我把赖波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两个孩子与一家人的吃、穿、用，全成了我的分内事。

我喜欢男人在外面搞事业，家里小灵灵的读书等一切全由

我自告奋勇地包揽下来了。我为的是不让赖波有后顾之

忧。

马月生性活泼，常常有跳舞什么的活动，一个电话回

来，我总是“噢噢”答应，让他们俩在外全都放心。

一到天黑，等他们俩回到家来，桌上都有现成的热饭热

菜。至于吃用开销，更是区区小事。我的工资自然全都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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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去的了。我贴得心甘情愿，誓不言悔。

小灵灵对我是很好的。其实比对她妈妈还要亲⋯⋯她

从小到大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花费的心思，不比马月少

的⋯⋯倒不说孩子不是马月亲生的缘故，她的事多，爱玩一

点⋯⋯

她没有再说下去。交贴着两只手的食指尖，支在鼻子

底下。慢慢地回忆着以往日子里的事。

我说黎吻雪，既然是你一点一点将小灵灵养大，你又如

何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呢？

看得出有一种绝望的苦痛与难言之隐，慢慢从她的心

尖上刮过。

她坐在那里，承受着世间的诘问。这是一个为人母的

女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，但是她还得回答。

她尽量努力在回答着我，她说，我亲手犯下了滔天的大

罪⋯⋯记者，我能否将前因后果说一说。

她说自 年年底我和郑岛嵋正式离婚后，我就住

在赖家了。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大家都相安无事处得

挺好的，后来渐渐地，我发现马月，常常背着我与赖波闹

别 扭 。

我说黎吻雪，我插一句，在这一年里你与赖波的关系，

又是⋯⋯

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黎吻雪就说，我们本质上更像一对夫

妻。当然，是趁马月不在或者出差的机会，她不在家的时候

也真是太多了。

后来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明智地搬了出来。我将属于我

的一套单室户，花了三万多元好好装修了一下，住了进去。

而这期间，赖波与马月也到了要分道扬镳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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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前前后后大约又有一年。

年的这一年中，我与赖波的关系自然在 一直暗中

维持着，他隔三差五到我家里来。可以这样说，我为什么不

惜钱财装修房子购买家电，有意无意中的驱动力，就是要与

⋯赖波“共度好时光”⋯⋯

在这样的地方、在这样的时 岁的女人，面对候，一个

着自己赤裸的灵魂。

四、绝望的情感拉锯战

思念是一种欲罢不能，欲达不及惹人心碎的

苦；是一种时刻驻在心间的牵系，是一种温柔的心

疼；是一种沉沉的忧郁。思念的总和，也许就是鼓

胀在黎吻雪心头的，欲为一个叫赖波的男人献身

的动力。

她倾己所有，为赖波奉上一个女人的全部。

从赖波上下西装、皮鞋、衬衫、领带的颜色搭配到冬天

进补的“牛鞭”（补品）、夏天驱暑的绿豆汤等等，无一不是黎

吻雪的操劳。

赖波回报她的是笼在夜色下的灵魂与肉体。

自 年至 年年底，他差不多全在黎吻雪的家

里与之共度良宵。小灵灵是赖波的心尖肉，黎吻雪爱屋及

乌，将小灵灵上上下下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在这一年中，黎吻雪和赖波过着夫妻般的生活。

用黎吻雪的话就是“：曾经有着始终不渝的承诺，千载

不变的誓言，如两团精神实体彼此依偎，相拥着走过人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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